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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本次征文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张家界日报社承办，张家界市杨家界索

道有限公司冠名。
征文时间：2019年 7月1日至9月10日。
征文内容：以亲历、亲闻、亲见的张家界故事为题材，反映70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
革；体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为党
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而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感人事迹，以小见大、多层
次多角度呈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生动实践。
征文要求：征文体裁主要为中短篇小说、中短篇报告文学、纪实散文、诗

歌；来稿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紧扣“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突
出地域性讲好张家界故事；为原创作品，此前未发表，行文生动；来稿应对作
品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所投递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凡投稿者，视为同意本征稿活动的所有规定。
征文邮箱：272273702@qq.com（须注明杨家界杯“壮丽70年·我和我的祖

国”有奖征文字样）。
征文奖励：设一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二等奖20名，奖金各1500元；三等

奖30名，奖金各800元。评奖结果在《张家界日报》、掌上张家界、爱视网、张家界
公众信息网同步公告。择优刊发部分获奖作品，适时召开会议为获奖者颁奖。

“‘杨家界杯’壮丽70年·我和我的祖国”
有 奖 征 文 活 动 专 栏

今年，是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的美好
日子，我写下这个故事，是记叙 81岁的
老父亲含辛茹苦的行医生涯，算是父亲与
祖国一段人生故事的回顾，也是中华儿女
对祖国母亲心路历程的述说。

—— 题记

父亲有一个药箱，是他当赤脚医生时
分下来的。父亲一直带在身边，尽管五十
多年了，药箱的外壳都陈旧不堪，但“为
人民服务”的字眼依旧清晰可见。去年，
我从医院接父亲回家，说：这个药箱破
旧，不如换一个？父亲说，这个药箱是我
的宝贝，我舍不得丢弃。我知道，这个药
箱，是父亲行医的养口本，是父亲与药箱
相依为命五十年的见证。
父亲生于一九八三年八月，那时的湘

西山寨贫穷落后，民不聊生。八岁那年，
父亲背柴赶场的路上，遇上土郎中山柏被
五步蛇咬了手指。山柏脸色苍白，父亲上
去帮忙，打开山柏的小药箱，取出小刀，
切下了山柏的伤指头，救了山柏的命，山
柏对父亲的勇敢竖大拇指。后来，父亲成
了山柏的小学徒，开始了难忘的学医生
涯。
父亲跟着山柏学到了许多中草药知

识，山柏出门治病都背着一个木制小药
箱，父亲当下手，师徒俩穿行在贫困落后
的山寨。不久，山寨解放，山柏采药时摔
下悬崖死了。父亲成了小药箱的主人，可
一个孩子哪能挑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十年
后，父亲到卫生院当学徒，回家后成了寨
上第一个赤脚医生，父亲有了一个崭新的
皮制小药箱。父亲爱不释手，小小药箱，
不仅是一个医生身份的象征，还是一个沉
甸甸的重任。从此父亲背着药箱行走在风
雨中，把医生的责任和温暖送进千家万
户。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的药箱里，装着

银针、拔火罐、小手术刀片、注射器、缝
合针线等器械及少量西药。在缺医少药的
山寨，父亲开始自学中医，拜老师傅为
师，用中草药为民看病，成本少，方便快
捷，颇受欢迎。“小小银针治百病”，父亲
用一个小银针，为寨民治好了许多常见
病。“一把小火罐，舒经活络”“一根缝合
线，连接精气神”“胳膊上一根针，疫苗
种全身”等谚语在山寨流行，都是父亲职
业奉献的见证。许多寨民至今遇上父亲，
还倾吐当年赤脚医生背药箱行医的辛酸：
“西药郎中是个官，采药郎中做狗钻。”父
亲背着药箱行走在大山里，遇见上等草
药，就钻进大山采挖，送给群众，减轻病
人的负担。有一次，在悬崖上采药，父亲
不小心跌下来，摔碎一颗门牙，连药箱也
摔坏了。
当赤脚医生，父亲背着药箱行走，没

有少吃苦。1972年，我们搬家到常德洞庭
湖区，父亲带着那个旧药箱落户。父亲参
加“双抢”“挑大堤”等繁重的劳动，休
闲时，给群众治病，渐渐有了名气，大队
让父亲重操旧业，继续当赤脚医生。父亲
发挥专长，骑着自行车，给群众送医送
药。那时，公社经常有牲口病了，缺少兽
医。公社领导见父亲精力充沛，有担当的
自信，就请了一个老郎中教父亲兽医知
识，父亲也乐意学。于是父亲的自行车上
有两个小药箱，人畜患病，都找父亲,父
亲得了一个“谷神仙”称号。父亲看病，
认真细致，有一次，父亲给远处的一家治
肺病，因为生产队缺人手，病人家属派出
三个劳力，来队上挑大堤，帮父亲抢工
分。有一次，队上肉猪患痢疾，父亲把病
猪绑在板凳上，给猪打点滴，父亲新的兽
医技术，让群众大开眼界：“没想到谷神
仙还能这样治牲口！”这回，父亲的左手
被牲口踢了三脚，又红又肿。父亲凭借一
股子犟劲，换来了群众的无数赞美，换来
了群众的好口碑。
一九八二年，父亲背着他的药箱，回

到了张家界。父亲被正式录取为一名国家
医生，分配到桑植的一个边远山区卫生

院。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医院治病。但也有
出诊的时候。每次出诊，父亲像一个老兵
走上战场，他穿上白大褂，将药品、器械
装进小药箱，爬山涉水，给需要的群众上
门服务。父亲常对我们说，别以为出诊是
一件好差事，群众在看着你，你的药箱装
着的是一份责任，一份神圣。一次，父亲
接到一个急救电话，父亲背上药箱一路狂
奔，越过五条山溪，跨过三座大山，摔倒
了六次，奔跑二十多里，可父亲没有停，
十万火急啊，病人农药中毒，分分秒秒都
有生命危险。父亲跑到病人面前，哪还有
医生的模样？全身湿透，白大褂沾满泥
土，连嘴唇也被石头划破，出血不止。父
亲顾不上料理自己，急忙开始抢救。插
管、吸液、除毒、输液，病人抢救成功。
父亲又马不停蹄护送病人下山住院，这回
父亲的小药箱由群众背着，父亲的白大褂
在大山中显得格外耀眼。
就这样，父亲的药箱与父亲结伴而

行，父亲背了多少回？又救活了多少群
众？不知道。但我知道，父亲的药箱，装
载了父亲的一颗医者精诚的心灵。父亲的
药箱与父亲相依为命，见证了父亲当白衣
天使的奋斗生涯。直到一九九二年退休那
天，父亲对院长说，那个随我出诊的药箱
送给我吧。院长哈哈大笑，说，一个小药
箱，是你的爱物，既然你需要，我再送你
一个新药箱，希望你继续发挥余热。父亲
对院长深深鞠了一个躬，突然老泪纵横，
连连称谢。就这样，父亲在国家单位十年
行医使命结束了，但父亲又带着他的药
箱，开始他行医返聘的新征途。
一个小药箱，随父亲南征北战。退休

的父亲先后到广东煤田、郴州医院等地打
工，继续用他的医疗技术为群众服务。父
亲守着一个小药箱，无数次出诊。夜晚，
母亲就站在医院门口，等待父亲的那一声
熟悉的咳嗽。进了大门，母亲从父亲肩上
接过小药箱，就说：“快去吃饭，我都热
过三遍了。”父亲的小药箱，成为父亲和
母亲爱情和亲情的陪嫁物。父亲退休后，
小药箱由母亲打点，药箱里装的银针、钳
子、部分药品由母亲接管，母亲还随父亲
一道出诊，父亲穿白大褂，母亲背小药
箱，风雨中，小药箱上的“为人民服务”
五个字格外闪亮，也格外耀眼。小小的药
箱啊，你是一朵山花，长在大山里，绽放
在喧嚣的人海里。小小的药箱啊，你是一
湾溪水，奔跑在大山里，滋润在群众的心
坎上。
“我的这个小药箱，你能接过来吗？”
父亲不止一次问我，每次我都无言以对，
我虽然是一名医学院毕业有职称的国家医
生，可我多次改行，当了一名党报记者，
不再穿白大褂，与父亲并肩作战。每每提
及此话，我羞愧难当。父亲知道我的心
事，不再强求。面对小药箱，年迈的父亲
总在思考。尽管每天父亲拖着佝偻的身
体，前往市区一家医院上班，没有背药箱
行走的父亲魂不守舍，总有一种心酸的遗
憾。“我的这个小药箱啊，何时到外见世
面？”这是一位医者良心的拷问，也是一
位老者对祖国传统医术传承的渴望。
我很佩服父亲的毅力。父亲坐诊，靠

中医望闻问切，积累经验。父亲将他行医
六十年的心得详细记录，整理成书，二O
一七年出版发行。父亲的小药箱里，装满
了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牌，也装满了一位老
中医的奋进历程，让父亲的人生充满芬
芳。父亲的小药箱，我为你歌唱。
今年，我八十一岁的父亲仍在坐诊劳

作，用一颗精诚的心换取群众的身体健
康。今年四月，父亲患心肌梗塞，在医院
做了搭桥手术，父亲住了四天院，就偷偷
跑出院，到单位给群众看脉处方，护士
问，父亲说：“我这把老骨头，国家给我
报销医疗费，治好我的病，我活着，就要
回报祖国！”每天行医回家，父亲把治病
的验方，一张张整理后,轻轻放进小药
箱，是在给大地播上春天的种子？

父亲的药箱

窗外，雨滴抛珠滚玉般溅落在玻璃窗上。凝
视着书桌上开得精神饱满的太阳花，我不禁想起
父亲，顿时潸然泪下——他曾经是我们家的太阳
花。
听别人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爷爷在国民

党征募壮丁时被抓走了。那时，奶奶二十九岁，
父亲五岁，姑姑一岁，爷爷走后便杳无音信。奶
奶是缠过足的小脚女人，走路颤颤巍巍，做农活
很吃力。即便如此，为了不让孩子遭白眼受虐
待，奶奶依旧带着两个幼儿依附娘家、攀援亲
戚，过着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一直未改嫁。
贫苦孩子早当家，十九岁时，父亲成家了。

婚后，他像一棵大树努力撑起一贫如洗的家。父
亲一边养育着八个孩子，一边赡养着年迈的老母
亲。我们八姊妹像一群小鸟倏尔躲避在树荫下，
忽又栖息在枝丫上，常常让他焦头烂额。
父亲和姑姑对奶奶很孝顺，和奶奶说话时轻

言细语，有好吃的东西总是让奶奶先吃。过年
时，父亲早早起床，将煮好的鸡蛋和着糖水端到
奶奶床前，要我们跪着给奶奶拜年。小的时候我
们都乖乖地照做，长大后开始腼腆，很少从命。
不善言谈的父亲很恼火，便一声不吭地坐在火坑
角落里抽闷烟。父亲抽的是自己种的草烟，他总
是很麻利地用卷烟纸把碎烟叶卷成小喇叭，再用
中指和食指粘上唾液，把喇叭口逆时针拧紧，点
上火后一根接一根地抽，吐出的烟圈如团团愁云
将父亲层层包围起来。
记忆中，父亲一年四季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

忙碌着。农忙季节，白天种庄稼，晚上剖篾织竹
器、打草鞋。冬天，父亲穿着薄薄的解放鞋带着
哥哥们上山砍柴烧炭。凌冽的北风浸肌透骨，父
亲脚上生满了冻疮，手上裂开很多小口子，像婴

儿的小嘴巴，渗透出殷殷红血。我问父亲：“疼
吗？”“不疼，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
就弱！”父亲边说边坚毅地用胶布将伤口包裹起
来。赶集日，父亲便将炭、竹器挑到七八公里外
的喻家嘴市场上卖掉，补贴家用。那年代，四山
两界织竹器、烧炭卖的人多，城里需要的人少，
挑到集市上的东西很难顺利出手，散集时便忍痛
割爱贱卖，贱卖也没人要就寄存在别人家里，等
到第二个赶集日再卖。
父亲少言寡语，总是做得多，说得少。我八

岁时生病高烧不退，患上了极易丢命的麻疹。那
是一个北风呼呼大雪纷飞的日子。父亲给我穿上
棉衣后又用被子包起来，放在竹背篓中。踩在厚
厚的积雪上，父亲背着我步履蹒跚。大雪鹅毛般
飘落在父亲的头上。夜幕降临时我们才到达喻家
嘴卫生院，父亲汗流浃背。经过抢救，三天后我
转危为安。父亲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舒展开了紧
锁的眉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的老家山多田少，农作物收成不好，家里

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次，父亲赶场回来看
见同村毛家揭不开锅，生活陷入了困境，便悄悄
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大米匀出来送给了毛家，帮他
家渡难关。母亲知道后对他抱怨数落了很久，我
们也不能理解。
年幼无知的我对父亲的诸多做法嗤之以鼻。

十七岁那年，叛逆的我顶撞了奶奶，面对父亲的
严厉教育，我不屑一顾，乜斜着眼睛，撇了撇
嘴。气急败坏的父亲浓眉倒竖，怒不可遏地抄起
手膀粗的茶树棍在我腿上横扫了两棍，第三棍下
来时被母亲拦住了。顷刻间，我的大腿上肿起两
条又红又紫的粗痕，痛得我撕心裂肺，我因此耿
耿于怀，对父亲怀恨在心，很久都不理他。事

后，父亲一直都很后悔，在我面前谨小慎微的，
再未对我说过半句重话。
父亲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我们

队上的会计。过年时，我家门口就贴着父亲写的
对联，在彤彤红日的照耀下，格外耀眼。小时
候，父亲经常教我学算术，讲四言八句。我坐在
父亲的腿上掰着手指数天上的星星，父亲刮着我
的小鼻子：“小傻瓜，星星是数不完的！”“今天数
不完，我明天还数，以后天天数”，我躺在父亲怀
里撒娇。
子女成家后，父亲耕耘庄稼播种蔬菜，依旧

劳作在田间山头。二OOO年秋季的一个下午，父
亲挑来一担米送到我家，“凤儿，这是刚出的新
米，你们尝尝。”父亲汗涔涔的，一脸慈祥。“外
面店铺里多的是米，这么远的山路，您以后就别
送了。”我嘴上这么说着，心头却热乎乎的，擎起
衣袖心疼地揩去父亲额上的汗珠。
三个月后，父母亲应邀在一个族人家里吃晚

饭。回家时，羊肠小道漆黑一片，父亲反复叮嘱
母亲小心行走，自己却一个踉跄跌入十米高的悬
壁下，摔破了后脑勺，因黑灯瞎火又交通不便，
未能得到及时医治，四小时后，父亲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一生坎坷沧桑勤劳善良，但他是坚强

阳光的。他把对奶奶的孝敬诠释在点点滴滴的生
活细节中，把对子女的疼爱扛在肩头埋进心底。
子欲养而亲不待，少不更事的我不懂父亲，成为
今生最大的遗憾。
天放晴了，书桌上的太阳花开得更亮了，像

父亲的脸。十八年了，父亲似乎从未离开过我，
他像太阳花盛开在我心里。天再高又怎样，惦起
脚尖就能挨近阳光；地再深又如何，伸出手掌就
可触摸到父爱。

父亲是朵太阳花
□朱凤英

竹枝词

·苦竹寨上送红军

两把柴刀起义成

，

需经土寨去长征

。

一听贺龙晚上过

，

户户门前挂盏灯

。

七律

·茅岩河平湖游

春江浪碧野花繁

，

百里林泉万鸟翩

。

崖叠雪岩如滚瀑

，

窟伸纤石似茅竿

。

七年兵寨狼烟杳

，

覃垕炮台壕堑填

。

白马依稀还饮水

，

青安古渡已无船

。

西线旅游采风诗词□田新民

雪山下 汤青摄

平凡人生

要去九天洞。得到这个消息，是在 7月 5日。
虽是张家界本地人，神奇的桑植九天洞却是我向往
已久的旅行。当晚，我失眠了，我做梦了，我在梦
里，梦见了九天洞，还有传说中的九天玄女⋯⋯
早上八点准时乘车出发，车路两旁绿野成

荫，从车窗外掠过。一路上，我的眼睛始终没有
离开过那些绿色。我很喜欢那种清新翠绿而又充
满期待的感觉。待下得车来，一座水池边的九天
玄女白色雕像已飘逸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九
天洞，到了。
绕过那弯弯的长廊，来到洞口。从下第一个

台阶开始，一股清凉之气迎面袭来。越往下走，
洞内越觉清凉。洞内是湿湿的青石板道，石道很
宽，不时有滴水落在青石板上。两旁许多钟乳石
伫立着。青石板游道两旁有石雕栏杆，栏杆上立
着一朵朵石刻的荷花。抬头望去，千奇百怪的石
笋柱，一根根，一片片。石笋柱细细密密地从洞
顶倾挂在洞壁半空，在五颜六色的灯光映射下，
近看似一帘幽梦低垂吟唱，远看似一座太阳山金
光闪闪。又似云南石林，伴着洞内播放的悠扬婉
转的笛声，我仿佛听到，那是阿黑哥在用笛声，
呼唤他心爱的姑娘——阿诗玛。那美丽的钟乳石
笋，象极了美丽的阿诗玛。
再往下走，游道变得窄起来。头顶着壁，壁

连着柱。我勾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过一段泰山

压顶似的过道，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撞着头顶的
钟乳石。石径弯弯，水路弯弯。前面有霞光，仔
细一看，却不是霞光，像是一片蓝色的云海。还
有细细的灯台，若有若无，或长或短，或高或低
地静静伫立在云海岩石边上。整个云海云雾升
腾，如梦如幻。
这里，便是凤栖坡么？一直往前走的我，来

到洞内一处景点，脚步不由停了下来。有简介：
“有凤来仪，一片祥和。玄鸟展翅飞过，大地欣欣
向荣。稍时栖息，玄女即将飞越天桥、云上漫
步、抵天庭接受敕封。”看着这些内容，不由得让
我对那片钟乳石笋坡望了又望，眼前仿佛看到了
一只美丽的凤凰，正在空中鸣叫着，不停地盘旋
在凤栖坡上空，寻找着栖息的梧桐⋯⋯
这个凤栖坡，形状象山坡，名字很美，那些

一根根小小成片的钟乳石，再配上若隐若现的灯
光，有着无限的美感。
洞内的青石板路很长。在一处游道前方的路

中间，立着一根长长的直抵顶壁的钟乳石笋，象
一棵千年老树，旁边傍着一棵人多高的小乳笋。
正好立在路中间。我慢慢绕过这根挡在路中间的
石笋，倏然看到石笋背后端坐着一位“观音菩
萨”。越往里去，洞更深幽，洞顶更显高而空旷。
洞内的台阶循洞势而建，很有特色，不说九

曲十八弯，也是十进九回环。当走到一处左边空

旷而右边石道狭窄而高的路段时，我有些惊恐，
尤其是我的眼光望向左前方洞壁顶时，感觉更
甚，那顶是倾斜着上去的，洞壁上凌空垂下来好
多“尖牙利齿”。是老虎牙么？还是⋯⋯“牙齿”
面相狰狞地从洞顶一根根铺洒在洞空中，下面是
洞底，似万丈悬崖。我有些胆颤心惊，不敢再朝
那方看。
继续往前走。
走了大约几分钟，一拐弯处前方左壁上，赫

然现出一条“龙”！龙嘴大张，龙身飞腾，紧紧镶
嵌在洞壁上⋯⋯
再沿石阶往下，便见一小洞口，象是始进龙

宫。“龙宫”口，阵阵寒风扑面袭来。细看四周，
却不知风从何处来。往下走几步，风却又没有
了，好神奇的风啊！我回过头望了又望，对四周
紧密的岩石看了又看，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再
回头走几步去试试那风，又是那冷得让人哆嗦的
风劲儿⋯⋯
看完洞内所有景点，便进入全程长达330米的

时光隧道——美伦美幻的“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时光隧道。这条隧道也是出洞的通道。隧道
里流水潺潺，百鸟争鸣，桃花盛开，一片世外桃
源，给人别有洞天之感。
九天洞真的很美。
不虚此行。

夏日九天洞
□宋梅花

旅途发现


